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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已经从传统的贸易互联互通向“三个共同体”转变，从以传统贸易投

资来增进相互信任，向以科技创新合作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一

带一路”也越发成为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重要舞台。但研究发现，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关系复杂，

俄乌冲突升级，“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顶层设计、科技创新赋能供给侧和外交层面，仍

有诸多短板亟待调整，因而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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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挑战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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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

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目标。加快“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是目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对外合作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中国政府已经

先后与 172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1 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开展了 2 000 多个合

作项目 [1]。即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中

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依然增长了 1.5%[2]。2020 年，

中欧班列累计运输国际合作防疫物资 931 万件、

7.6 万吨 [3]。“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成为中国新的

大国外交战略，也标志着中国从过去被动参与或旁

观国际秩序的一个发展中大国，正转变为积极构建

甚至塑造国际规则的新兴大国 [4]。这有利于克服传

统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干扰与不足，更好地促进全

面共建与合作 [5]。然而，由于“一带一路”合作是

我国开创性的对外开放平台，我国企业在开展涉外

投资贸易方面，缺乏安保意识，对当地政策法规、

政治体制也缺乏配套服务，权威跨国仲裁机构中也

缺少中国专家的身影，造成我国在依托“一带一路”

开展对外合作方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商

务违约高发、职工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6]，例如美欧

等国虽然对“一带一路”建设高度关注，但通过推

动实施面向全球的基础设施计划，意图替代甚至阻

挠“一带一路”的建设，拉拢盟国针对我国海外企

业推出“长臂管辖”，阻挠我国海外企业的合理化

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确保我国利益的同

时，实现沿线国家相向而行，依托该平台推动更高

水平的国际开放合作，成为当下“一带一路”高质

量建设需要谋划的重大战略问题。

1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核

1.1  “三个共同体”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集中体现

“三个共同体”即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和利益共同体 [7]。其中的“责任”强调了“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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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区域内所有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是共同体，

共同担负起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责任；“命运”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区域合作模式上的聚焦，是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集中体现；“利益”是

“共赢”思想的外化表现，是实现区域内所有国

家共赢发展的最终原则。“三个共同体”既是对

传统全球化本质的升华，也是一种更具“包容性”

的全球化治理模式。它与当前美英等国主导的“逆

全球化”、抛出仅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完全相异。

因此，不能再简单照搬过去传统上的“南南合作，

穷帮穷，抱团取暖”或是“南北合作，简单跟跑”

的范式，而是要实行“去中心化”的多边合作、

共建共赢的多边合作范式 [8]。这对我国在下一步

如何更好地与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实现更高水平

的全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1.2　科技创新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基本属性之一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其中提到“我们要促

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

境，集聚创新资源。我们要为互联网时代的各国青

年打造创业空间、创业工场，成就未来一代的青春

梦想。”其要义就在于：一方面，科技创新有其自

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较好地规避意识形态的偏

见和束缚。科技创新合作通过“一带一路”这一重

大国际公共平台，可以更好的为政治上互信、经

济上融合、文化上包容的“三个共同体”创造有

利条件 [9]。

1.3　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大国外交关系是“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既是习近平外交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 [10]，也是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抓手 [11]。当前俄乌冲突升级，折射的依然是各

大国之间的实力角逐和较量。如何在各种势力交织、

纷繁复杂的欧亚非三大洲达成风险可控的“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协调深度融合，既是检

验中国能否正确认识世界关系发展格局的试金石，

也是考验中国外交能否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诠释新

外交理念和彰显大国新方略等重大议题的试金石。

2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

当前“一带一路”已完成立梁架柱的基础工作，

基本将亚洲、欧洲主要的次中心区域通过基础设施

网络等方式连接起来，在非洲重要节点区域也加强

了高质量的网络连接，由此大幅降低了沿线各国在

产品流通和要素流动上的交易成本、物流成本和信

息获取成本，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版图，有效推动

形成了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2020 年，

中欧贸易总额达到 5 860.32 亿欧元，我国在欧盟对

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 16.07%，同比上升 2.3%[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表现出旺盛活力，

2013 年至今，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额每年平均

增长约 4%，“陆海新通道”沿线运量成功实现同

比增长，坚实保障了国际商贸在供应链、全球制造

产业链上的畅通。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仍存在突出问题和挑战。

2.1　内容范围、合作机制泛化不利于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无论是参与的国家（地

区），还是实施的内容，在多边合作政策的制定上

碎片化特征都较明显，政策体系不完整，造成政策在

实施过程中不稳定，制约了高质量发展。我国目前虽

然已签署了多份涉及“一带一路”共建项目的合作文

本或备忘录，但合作边界与终极目标较为模糊，尚

未形成系统集成的框架结构。另一方面，“一带一路”

建设缺乏制度性公共产品，在多边合作机制及参与

形式等方面也有待优化。当前“一带一路”相关合

作多以对话机制为主，缺少实质性的协议机制、纠

纷解决机制等；同时，现有合作机制不论是顶层设

计还是参与方我国都是以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为主，

鲜有涉及更多社会利益相关方，尤其针对广大东道

国中小企业等的投融资需求、项目参与需求还没有

构建完善的体系和框架；此外，当前合作机制在成果

上还多是以倡议、联合声明、共识等形式出现，往往

不具有约束力 [13]。例如，与沿线国家开展投融资合作

时 , 应遵循《巴黎协定》减排承诺，但相关细则制定

一直悬而未决。针对东道国生态环境、政治动荡风

险等实操管理规则也十分缺乏。同时，基于第三方

的评估监测机制和仲裁执行机制也十分缺乏 [14]。

·科技合作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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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技创新要素质量不佳制约高质量发展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国家战

略性资源的投入，也需要市场化资源的高效介入，

只有把两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促成参与

各国对外贸易、涉外投资。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

新应起到引领作用。但目前“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合作仍面临技术卡壳、人才供给缺失、投融资环境

差等突出问题。技术层面，例如建设中涉及的部分

数字技术尚未完全突破，部分关键零部件还长期依

赖欧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跨国基础

设施发展作为重点内容之一，但目前我国的科研产

出尚未形成明显溢出效应，特别是在“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中，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

兴数字技术只能在个别案例中嵌入使用，科技创新

赋能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应用场景十分有限，规模

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在智能制造装备方面，新一代

在线分析传感器、高性能液压件和气动元器件等关

键部件完全依赖进口。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结合

方面，如多源多通道数据实时采集感知、大数据故

障诊断、机器人自主学习、数字样机自动建模等先

进技术长期无法攻克 [15]。人才供给层面，除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通用技术人才不足外，既懂数字技术、

又懂产品制造工艺的复合型人才更为奇缺。投融资

环境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欠发达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 [16]。加之沿线部分东道

国政府管制壁垒高，部分国家对新基建提出“信息

国产化”目标，例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

对电信服务设置高准入门槛，造成新基建项目收益

实现难度大，投资风险高。

2.3　美欧采取敌视抗衡策略阻挠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美欧等国家 /

地区部分机构对其批评与质疑不断，认为该倡议不

仅挑战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也挑战了

西方所谓的普世民主价值观，进而采取一系列掣肘

措施，力图在经济、技术、人才、舆论等多方面为

沿线国家提供替代选项，以压制中国。2019 年，

为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提出“蓝点

网络”计划，一方面希望通过加强美日澳三国的经

济合作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希

望通过该计划来打乱中国的“一带一路”布局，诱

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拒绝与中国合作。中美竞

争已从如何管理和指导竞争，走向“破坏性竞争”

和高度敌对甚至冲突边缘。“一带一路”沿线正面

临军事挑衅、局部领导力争夺和全球治理“话语权”

竞争等全方位多层次安全考验。

3　思考与建议

当前，地缘政治、经济博弈错综复杂，各方利

益交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已成为影响国

际格局的重要因素。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带动全球在不同范围内逐步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向迈进，既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根本

需求，也有助于推动欧亚大陆产业链价值链、向更

高层次攀升，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

链循环体系，带动更高水平的国内循环。现阶段我

国应加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战略部署，

提高规划决策水平，加快海外共建、国内改革和科

技创新步伐，拉欧制美，在动态发展中扩大战略互

信、实现外交平衡。

（1）提高规划决策水平，保障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施需要专门的

顶层管理机构进行优化。一方面通过已机制化运

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其规划

和协调下，更进一步深入探讨沿线各国未来合作

的侧重点，从而更好地引领重大项目在空间上的合

理布局，例如，围绕“一带一路”沿线范围，从东

道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我国产业链供

应链的关切程度、未来科技创新合作的潜力等角度

进行综合研判，尤其对一些关键小国，需要开展针

对性的国别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走出去”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合作的风险防控监测。顶层管

理机构下需设立专业的风险防控监测部门，根据国

内外经济发展现状与东道国未来合作的需求，及时

精准地调动各方智库、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甚至媒

体等主体集思广益，对沿线各国的风险开展常态化

风险评估监测，从而更好地为双边甚至多边合作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此外，要加快实现“一带一路”

建设在价值链层级上的跃升，把过去我国片面倚重

基础设施投资、资源矿产开发及中低端来料加工的

项目，转到更具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制造、

绿色环保等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含金量高的领域

上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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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海外共建、国内改革步伐，提升科

技创新质量。

一是在海外共建“一带一路”的同时，对国内

与之不适应、不匹配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例如，

不科学的产业导向、外汇管理等问题，对共建“一

带一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再例如，重国企

轻民企、重大轻小、重生产型轻服务型等现象依然

比较突出。国内已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

也应积极考虑与“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开展全面

对接。

二是提高硬件、软件水平，提升科技创新质量。

今后在与东道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

基建投资项目或是常规工程总承包等“硬件”问题，

还要结合当地的制度和文化，进一步明确项目的规

章制度、技术产品标准，开展针对性强的专业化咨

询服务和信息服务等“软件”工作。既要敦促东道

国提供必要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也要发展国内

针对海外商业性活动的专业咨询服务，鼓励咨询机

构“走出去”，在实践中逐步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

三是在项目建设中，强化我国各级政府、“走

出去”企业和利益主体对项目和产品中科技含金量

提升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充分调动在东

道国长期旅居的华人社团群体，把其中的优秀分子

组织起来，更好地加入共建“一带一路”行动中。             

（3）拉欧制美、同欧盟扩大战略互信。

一是安全领域，我国应主动出牌做牌，求同存

异深化中欧合作。一方面，针对全球治理，深化中

欧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中美欧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

苏美欧关系，面对俄欧关系恶化，欧洲可能再次陷

入战争的泥潭，我国应主动布局，在做好现有对欧、

乌、俄相关政策的同时，提前布局做好欧盟轮值主

席国的工作，从而积极发挥轮值主席国“杠杆”作用。

另一方面，针对对方共同关心问题，求同存异加强

战略互信。在应对俄乌冲突、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气候变化、地区维和、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跨

国组织犯罪及阿富汗局势等热点问题方面，我国应

联合欧盟维护以联合国章程为核心的共同准则，共

同捍卫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珍视的各项原则，

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加强沟通协调，尽

早确定未来五年中欧对话合作的蓝图和框架。

二是经贸领域，中欧双边开放一批自主安全可

控的海外供应链产业链。一方面，提升中欧班列的

联动效应。目前，中欧班列在沿途已经构建了多处

站点，许多中国涉外企业也已在沿途站点布局了各

类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我国应总结成功经验，进

一步拓展和开发这些沿途企业节点的作用，更好地

通过铁路运输，把沿途商贸往来、人文交流、当地

社会需求等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扩大欧洲供

应链在中国布局设点，实现中国与欧洲在价值链高

中低端各环节的深度分工协作。在产业合作、投融

资、市场准入、智能制造以及数字经济等方面，共

建“一带一路”高端业态。充分挖掘欧洲制造业价

值链中高端环节，加大国内终端消费市场对欧开放

力度，促进中欧双方达成更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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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Challeng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NG Luo-han, XU Zhu-q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of connectivity to the “three communities”, and from the tradi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bond of 
enhancing mutual trust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the “the Belt and 
Road”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stage for China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issues. However,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is complex,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s escalating,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to be adjusted, especially at the top-level design, the supply si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mpowerment and the diplomatic level. Therefor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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